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萍踪侠影
——论唐代小说中的侠

翟志娟

(重庆水利电力职业技术学院 重庆 402160)

摘 要 中唐以后，随着政治形势和社会环境的变化，

唐代小说中开始出现了许多侠的身影，这可以说是后世

武侠小说的渊源。与前代和后代的侠相比，唐代小说中

的侠具有一种超凡脱俗的性质，他们大多具有独立不羁

的人格、坚韧刚毅的性格、神秘莫测的生活、超尘绝俗的

武功和超越善恶的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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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唐以后，藩镇割据。藩镇与中央之间、藩镇与藩镇之间

的矛盾斗争加剧。各个藩镇纷纷笼络侠客为自己效力。社会

环境动荡，游侠之风兴盛。与此相应，小说领域内出现了一大

批描写豪侠义士题材的作品，此为后世武侠小说之渊源。然

而唐代小说中的侠，却迥然不同于后世小说中的侠客，表现在

以下几个方面：

1独立不羁的人格

唐以前的侠客，往往是“士为知己者死型”。他们大多是

刺客，为一人所收买（或以利，或以情），为一人而卖命。为了

替雇主报仇，他可以赴汤蹈火，舍死忘生，但却不顾恩主与仇

人之间的是非曲直。例如春秋时代的著名刺客专诸、要离、聂

政都是如此。

唐代以后的侠客，则沦为清官的爪牙或朝廷的鹰犬。例

如明清侠义小说中的侠，大都是如此。只有唐代小说中的侠

客，具有很强的独立意识。他们很少从属于某一人或某一集

团，更不会为之卖命。他们中有的是独行侠，天马行空，来去

自由。如《剧谈录·潘将军》中的双鬟女子，《原化记·崔慎思》

中的妇人；《北梦琐言》中有两篇，《许寂》中的夫妇二人，和《丁

秀才》中的丁秀才，宁愿隐迹埋名于深山古寺，也不愿为时所

用。有的是某一集团的首领，他们的奋斗目标则是为了本集

团的利益。例如《语林·僧侠》中的僧侠，《原化记·车中女子》

中的那位“年可十七八，容色甚佳，花梳满头，衣则纨素”的女

子，都是其团伙的杰出领袖。即使是效命于某一官员的侠客，

也不是依附于雇主，而是轻于去就。例如《传奇·聂隐娘》中

的聂隐娘，本来受雇于魏博节度使，奉命去刺杀陈许节度使刘

昌裔，当她发现刘精明过人时，马上择木而栖，去魏就许，而几

年后又离开刘昌裔而去。《甘泽谣·红线》中的红线为潞州节

度使薛嵩的青衣，她替主人解决了两镇冲突的难题之后，马上

告辞离去。《传奇·昆仑奴》中的摩勒帮主人达成心愿后，被

主人出卖。结果一品大员“命甲士五十人，严持兵仗围崔生院，

使擒摩勒。摩勒遂持匕首，飞出高垣，瞥若翅翎，疾如鹰隼。攒

矢如雨，莫能中之。顷刻之间，不知所向。”一品不但不能奈何

摩勒，反把自己吓得不得了。害怕摩勒报复，“每夕，多以家童

持剑戟自卫，如此周岁方止。”

作者对他们这种独立不羁、来去自由的精神状态由衷地

欣赏和赞叹。在《嘉兴绳技》中描写一犯人以惊人的绳技成功

地越狱，作者赞叹地写道：“其势如鸟，旁飞远扬，望空而去。脱

身行陛，在此日焉。”

2坚韧刚毅的性格

《原化记·崔慎思》和《集异记·贾人妻》中的妇人，都是

为了报仇而忍辱负重，辛勤养家，直到报仇以后，才向丈夫说

出真情，离开丈夫而去。但是为了割断牵挂，她们走时干脆将

孩子杀死。例如《贾人妻》中：

⋯⋯（王）立开门出送，则已不及矣。方徘徊于庭，遽闻却

至，立迎门接候，则曰：“更乳婴儿，以豁离恨。”就抚子，俄而复

去，挥手而已。立回灯骞帐，小儿身首已离矣。

唐人似乎很欣赏这种苦心孤诣的刚毅性格，在《崔慎思》

的结尾作者写道：“虽古之侠莫能过焉。”

再如《独异志·侯彝》写万年尉侯彝藏匿国贼，御史对他

严刑拷问，他终究不说出罪人在哪里。

御史曰：“贼在汝左右膝盖下。”彝遂揭阶砖，自击其膝盖，

翻示御史曰：“贼安在？”御史又曰：“在左膝盖下。”又击之翻

示。御史乃以鏊贮烈火，置其腹上。烟蓬勃，左右皆不忍视。

彝怒曰：“何不加炭！”御史奇之，奏闻。代宗即召见曰：“何为

隐贼，自贻其苦若此？”彝对曰：“贼臣实藏之。然已诺于人，

终死不可得。”遂贬之为端州高要尉。侯彝在皇帝面前也不屈

服，这样的性格在后世的侠中也不多见。

3神秘莫测的生活

唐代以后的武侠小说，往往深入侠客的生活环境，详细介

绍他们的来龙去脉、人际关系、是非恩怨、行事缘由。唐小说

中的侠客则只是神龙见首不见尾式的，目击者只是由于极偶

然的机会得以短暂地接触了一次他们的生活。读者通过小说

也只能窥见他们神秘生活的一鳞半爪。

例如《车中女子》中的士人，仅因偶然的机会被二人邀入

路旁客店，参与该集团的集会，得以见识该集团的年轻首领车

中女子。

《僧侠》同样如此。韦生因在途中邂逅一僧，被其强行邀

至一寺庙，进入这一黑社会团伙：

（僧）揖韦生就坐，复曰：“贫道有义弟数人，欲令谒见。”言

已，朱衣巨带者五六辈，列于阶下⋯⋯食毕，僧曰：“贫道久为

此业，今向迟暮，欲改前非。不幸有一子技过老僧，欲请郎君

为老僧断之。”乃呼飞飞出参郎君。飞飞年才十六七，碧衣长

袖，皮肉如蜡。僧曰：“向后堂侍郎君。”僧乃授韦一剑及五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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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曰：“乞郎君尽艺杀之，无为老僧累也。”引韦入一堂中，乃反

锁之。堂中四隅，明灯而已。飞飞当堂执一短鞭。韦引弹，意

必中，丸已敲落。不觉跃在梁上，循壁虚蹑，捷若猿玃。弹丸

尽，不复中。韦乃运剑逐之。飞飞倏忽逗闪，去韦身不尺。韦

断其鞭数节，竟不能伤。僧久乃开门，问韦：“与老僧除得害

乎？”韦具言之。僧怅然，顾飞飞曰：“郎君证成汝为贼也，知

复如何？”

在本篇中，韦生认识了僧侠和他的几位义弟，并见识了飞

飞的卓越武功，但对他们的生活仍是一无所知：这是个什么性

质的社会团伙，他们以何为生，目的是什么，是善是恶，均不得

而知。

《酉阳杂俎》中有二篇：《京西店老人》中写一位箍桶老人，

真人不露相，只为了教训韦行规的骄傲自大才出手一次，而韦

生除了见识了老人高深莫测的剑术外，对老人的一切一无所

知；《兰陵老人》同样如此，老人的生活是极度神秘，不可知的。

4超尘绝俗的武功

后代的武侠小说，往往正儿八经地描写技击格斗，而唐代

的小说却没有一篇是这样写的。唐代小说中侠士的武功是超

尘绝俗的，从来不会去一招一式地与人比划。

例如《红线》中的红线来去如风，顷刻之间，“往返七百里，

入危邦一道，经过五六城”。再如《车中女子》中女子从七八丈

深、上开孔仅有尺余大的深坑中救出士人，“耸身腾上，飞出宫

城。”《京西店老人》中写老人的剑术，“见空中有雷电相逐，如

鞫杖，势渐逼树梢，觉物纷纷坠其前。韦视之，乃木札也，须臾，

积札埋至膝。”

其中，把武功写得最高深莫测的，当属《聂隐娘》中描写妙

手空空的一段了。前面写隐娘的武功已是出神入化，然而空

空儿更有过之。“空空儿之神术，人莫能窥其用，鬼莫得蹑其

踪，能从虚空而入冥，善无形而灭影”，“此人如俊鹘，一搏不中，

即翩然远逝，耻其不中，才未逾一更，已千里矣。”聂隐娘正是

利用了他这种极度高傲的性格，得以避过灾祸。

正是唐代作家这种非凡的想象力，造就了唐代豪侠这种

超尘绝俗的美，使他们显得神秘莫测，卓然不群，高出尘俗之

外，迥然不同于后代的侠。这种超尘绝俗的性质不但表现在

他们卓越的武功上，更表现在他们那种超越尘俗的善恶观和

不同凡俗的思想和见识上。

5超越善恶的性质

后世武侠小说中的侠，往往是作者极力歌颂的对象。他

们仗义行侠、主持正义，锄强扶弱、扶危济困，行为正派，道德

高尚，总之是时代正义与理想的化身，可看作是儒家之侠。但

唐代小说中的侠却全然不是这样，他们处于道德的灰色地段，

很难判定其善恶，可看作是道家之侠。如《僧侠》中的僧侠对

韦生自称：“贫道盗也，本无好意。不知郎君技若此，非贫道亦

不支也。”他本来可能是想对韦家杀人劫财的，但看到韦的武

艺，才收回本意。

车中女子令手下潜入禁苑窃物；双鬟女子因与朋辈相戏，

偷去权贵家的护宅之宝玉念珠；“勇力过人、且善超越”的田膨

郎身属禁军，而窃取唐文宗的希代之宝、德宗朝于阗国所贡的

白玉枕，案发后还无事人一样，“膨郎与少年数辈，连臂将入军

门，”若不是遭到一高手的偷袭，“虽千兵万骑，亦将奔走”，不

可得矣（《剧谈录·田膨郎》）；《三水小牍·李龟寿》中的李龟

寿奉卢龙节度使之命去刺杀宰相白敏中，完全不顾政治上的

是非；聂隐娘更是一个只管杀人、不管是非的冷血杀手；至于

野心勃勃、谋夺天下的虬髯客，则更不能以常人的善恶观来规

范了。

作者对他们这种超越善恶的精神境界并不批判，而是崇

拜不已。盗侠的形象之所以在此时大为引人注目，就是因为

他们能随心所欲地游戏人生，而不受任何限制。作者欣赏的

是其“才俊”，这才俊可以使他们无挂无碍，如云游空际，自由

自在而又不乏豪迈地消遣人生。

算起来只有《红线》、《冯燕》、《义侠》等少数几篇中的主人

公的行为比较符合常规。红线盗取魏博节度使田承嗣的枕边

金合，是为了威慑田承嗣，保两地平安，使“两地保其平安，万

人全其性命”，颇有人道主义思想。《冯燕》中的冯燕颇有义气，

为救将被冤杀的张婴，他当众承认杀人。但事情说起来却颇

不光彩：他与张婴的妻子私通，正好张婴醉酒而回，“妻开门纳

婴，以裾蔽燕，燕卑身蹐步就蔽，转匿户扇后。”这与后代武侠

小说中的侠之正气凛然、不近女色是不可同日而语的。《义侠》

中的侠客奉县官之命去刺杀其恩人，无意中听此人说出县官

恩将仇报，于是回去将县官杀死。

关于武侠小说在这一时期兴盛的原因：陈文新先生在《文

言小说审美发展史》中这样评价道：“侠士的形象在这一时期

发展到了极致，对侠的兴趣和崇拜，产生于两种心理需要：一

是心理上的安全需要。时局动荡，万方多难，身处乱世，随时

可能遭遇不测。人们渴望出现那种所向无敌而又富于正义感

的英雄，由他们来支撑这倾斜的世界。二是心理上的超越需

要。文弱书生，碌碌百姓，太渺小了！但人们又向往那个生龙

活虎、气势奔放的人生境界，在想象中设计自己，在展望中超

越自己⋯⋯”

总而言之，唐代小说中的侠，迥然不同与前代和后代的侠。

他们独立不羁，来去自由，飘然绳检之外，出入是非之境；于禁

苑中窃物，于大牢中劫人，蔑视法令，嘲弄权贵；无视现实社会

中的一切法则以及种种有形无形的障碍，以豪宕不羁的人格

和奔腾流走的生命力谱写了一曲曲动人的精神自由之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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